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火笔 画 家 罗 成 骧

刘荣 庆

他作 画 不用 毛笔 、
铅笔，也 不用 黑 墨、水
彩、油 彩和 矿物颜料 ，
而是 操 起通 电的 自 制的
火笔 ，在木上、纸上 、
布上 、丝 绸 上描绘大千
世界.他作 画 时，缕缕
轻烟 过 后 ，便有一 幅情
趣盎 然 的 花 鸟 山 水画面
世。这位 火 笔 画 家，就
是陕西 的 罗 成骧。

罗成 骧的 火笔 画 已
被来陕的 观光者带往 欧
美、东南 亚诸 国 和 台 港
澳地区，成为 人们馈赠
收藏的 珍品。外 国人称
之为 “中 国 独有 的 火烧
画”，西 安市专利 局 已
经承允 为 之办理 申 请专
利事 宜。“罗 成骧火笔
画展 览”正 在筹备之 中 。

庐森 堡 议长博伦多
夫1988年8月 27七 日 在
西安得 到 了 罗 氏创 作的

一幅火笔画——憨态 可
掬的 熊猫和 数双烙花竹
筷，兴高 彩烈题词道 ：

“希望您将这种 传统手
工艺术发扬 光大。”

去年 10月 13日 ，
芬兰总 统 毛 诺 ·科 伊
维斯托偕 夫 人 访 陕 期
间，罗 成骧为 其作了 画
——“万 里 长城”。总
统夫人 说：“我和总统
都很喜欢您的作品.我
们将把这幅 象 征中 芬友
谊的 火笔 画 ，带 回我们
的国 家，挂在最 引人注
目的 地方.”

田民间工艺起步
罗成骧祖籍 甘 肃 ，

一九 四 0年 出 生 于 新
疆。他不是美术院 校科
班出身 的 艺术家，一九
五七年，他的漫 画 遭到
批评。从此，遂一头栽
进图书 馆，临摹历代名
画，研 读 先 贤 书 论.没
有名 师指 点，他也 没有
想到要发表画 作、出版

画集成名。只有 在各族
弟兄花烛之 喜 的 洞 房
里、老人离 世 的 棺 材
上，才有 他表现绘 画才
能的 机 会。1965年 ，
风华 正茂 的 罗 成 骧 开
始在 民间木器 、竹器上
烙画。工具是原始的 火
钩子，内 容也是各 民族
的习俗与生活。五年之
后，他恰进 入 而 立 之
年，偶 然从一位 电工身
上和 辽宁省美协会 员 陈
洪明 帮助 下得到启 发 ，
自己动手 创 造 了 一大一
小、两支火 笔。这种通
电的新 式 画 笔，低 电
压、强 电流 ，使用 起来
安全、方 便 、成 型 捷
快。一九 七九年，他以
陈毅元 帅 “大 雪 压 青
松”诗 句 的 意 境，创 作
了巨 幅 火 笔木 画，获得
了新疆 维吾而 自 治 区 画
展的二等 奖。后 来，罗
成骧在喀 什赢得 了 更大
的声誉。当 地最 高 级 的
饭店——喀 什宾馆请 他
前往制作 巨 型 火 笔 壁
画。在 此 期 间 ，众 多 驻
华使节 和外 国 观光者 在
这里得到 了 罗 氏 的 微 型
木质 火 笔 画。在 绘 制 “
丝路 明 珠喀 什喀 尔 ”一
画时 ，罗 成骧使 用 另 一
种画 具——喷射 火 笔 。
那是用 汽车 喷 灯 改 装
的。如 果 说 ，通 电 火 笔
以“中 锋”刻 划 线 条 ，
具有凝重 朴拙 的 力 感 ，
用“侧 锋”皴擦具有 活
泼滚 畅 的特 性的 话，这
种喷射 火 笔则 犹如 泼墨
大写意 ，顷 刻 之间 ，便
能把连 绵起伏的 雪 山 冰
峰，郁郁苍 苍的 青 松 翠
柏、千姿百 态的 云霞 雾
瘴煊 染 出来 。

希望形成一 个 中 国
的火 笔 画派

自一九 八 六 年 以
来，在 唐城宾馆二年半
时间 里，罗 成骧 迈开了
他艺 术生涯 中有决定意
义的一步，他制 作 了 多
少幅 火 笔画 ，连 自 己也
说不清楚。据 说用 纸 达
二百 公斤 、布一千 米 、

丝绸 一百五十 米。一九
八三年开始 随 父 习 艺 、
现年二十五 岁 的 罗 锐 已
可独 搭 台 营业。国 内 一
些国画家表示要学 习 火
笔画。加拿 大一位年轻
的旅游者在 唐城宾馆 观
看了 罗 氏的 火 笔画，惊
讶不 已，回 国 后 自 制 火
笔并创 作 了 几 幅作品 ，
将照 片寄 给他的 中 国老
师.罗 成骧对记者 说 ：

“ 西安是文化古城，盛
唐时代 出过 阎立 本、王
维、吴道子 等 艺 术 巨
匠，现代 出 过 长 安 画
派.但愿长安的 火 笔画
派也 能得到 艺 苑 的 承
认。”

笔走龙蛇

真还得听 夫人 的
若　白

时下 流 行 “气 管 炎”之 说，即 “妻 管 严 ”之
谐音，意 思 是 丈 夫 都 得 听 妻 子 的。但 一 般 男 士 们
都是 忌 讳 别 人这 样说 自 己，不 肯 认帐，因 为 我们
是一 个 男 尊 女 卑 传 统很重 的 国 家 ，唯 妻 子之 言 是
听，别 人一 定 会 瞧 他 不 起 的 。现 在 ，我 写 下 这 个
题目 ，一 定 会 有 人耻 笑：“没 出 息 ，怕 老 婆，还
好意 思 拿 来作 文 章！”那 有 什 么 办 法 呢 ？

在下 “不 惑”之年 早 已 过 了 多 时 ，忽 焉 已 近
“ 知 天 命 ”之 年 ，真 有 点 “美 等 闲 白 了 少 年 头 ，

空悲 切”之 慨。按说 应 该 是 “世事 洞 明”，老 谋
深算。修 养得 可 以 了 ，
然而 很 不 争 气，终 未 得
道.尤 其 是 近 几年 来 ，
胖气 变 得 越 来 越坏，遇
事？不 住 要说 话 发 言 ，
又不 大 顾 及 情 面 ，因 此
往往 会 有 碰撞，甚 至 争 执，弄得 人 家 不 满 ，自 己
也不 免 生 气，彼人讥 笑 为 “差 迟”、“不 识 时 务 ”
之辈。虽 有 好 心 的 朋 友 来 劝 喻，可 我很 少 听得进
去。妻 虽 算 不 上 贤 良，倒 还 够 得 上 准 贤 良，从 来
不插嘴 我 的 公 事 。可 是 近 来 她 也 变 了 ，爱 多 管 闲
事，对 我 的 处 事 ，多 有 指 责批评：“亏 你 活 了 大
半辈 子，还 讲 究 读 书 识 史，当 了 多 年 的 领 导，竟
连毛 头 小 伙 也 不 如，一 点 也 不 通 世 事 。如今 是 什
么时 候 了 ，谁 还 是 你 那 样 认真 执 拗？一 坡 的 歪 歪
树，几 棵 直 的 ，挤 也把 你 挤 歪 了 ，谁 能 正 经 起
来？别 去 争 硬 气……”

“ 那 算 什 么 话？都 去随 大
流，打 好 好，还 要 不 要 原 则 ，
有没 有 正 义？还 算 不 算 共产 党
员？”我真 有 些 火 了 。妻 虽 没
有反 驳，却 也 没 有 表 示 赞 成。
我沉 思 了 ，难 道 真 的 认 真 不
得，正 经 不 得 了 吗？倘 若都 不
能认认真 真 地做 事 ，正 正 经 经 地做 人，将 是 什 么
样子 呢 ？我 坐 在 写 字 台 前 胡 乱 翻 看 书 报，忽 然 想
起张 公 百 忍 的 历 史 故 事，唐 代 有 一 位 张 姓 的 宰

相，家 里 六 世 同 堂，甚
为时 人 所 称 慕。皇 帝 问
及秘 诀，他提 笔 写 了 一
百个 “忍”字。是 的 ，
忍为 家 训 ，小 不 忍 则 乱
大谋，让 人 一 步 天 地

宽，这 不 都 是 祖 传 的 处世金 箴 么 ？国 与 家 同 理 ，
自己 虽 无 “大 谋”，却 要 生 存，要活 下 去 呀 ！遇
事百 忍 ，历 来 是 国 人推 崇 的 美 德，能 忍 方 为 大 丈
夫，怎 么 都 忘 了 呢？俗 话 说 “一 窍 不 得 ，难 免 吃
亏，”今信 然 ！我 暗 暗 佩服妻 说 得 对，真 还得 听
她的 呢 ！这 时 报 纸上 一 则 新 书 广 告 映 入 眼 帘，三
联店 出 版L·罗 恩 ·哈 伯 德 著 《戴提 尼——自
我心 理 调 节 技 术 》一 书 ，我 感 到 自 己 心 理 失 调 ，很
想立 即 找 来 读 一 读，或 许 会 治 疗 自 己 的 病 症 的 。

然而 ，当 我 从 邮 局 办 完 了 邮 购 手 续，走 向 人
流如 潮 的 大 街 时，心 中 涌 上一 股 莫 名 的 悲 凉 和 痛
楚之 感 ！

蛇　的　异　闻
止　敬

“ 画 蛇 添 足 ”的笑柄，被人们 传 了 两 千 多
年，果真没有 长 足的 蛇 吗 ？在华 阴 县 一所 小学 门
前，学生们打 死 了 两 条蛇 ，它 们 都 长着 足 ，一 条
在肛 门 处长着 一对足，足上 各长着 15个 尖爪 ，另
一条小的 ，颜 色花 纹均与 大蛇 相 似，这两 条 蛇 已
被县 农 科所 收藏 。

西双版纳有种 需要剖腹产的 蛇 ，怀孕的雌蛇
临产前 爬到经常有 人走动 的路上 ，见到人，把头
举得高 高 的 ，左右摇摆阻拦，让你打它 ，待打得
皮开 肉 绽 ，小蛇从 破裂的 肚皮 里钻 出 来，雌蛇便
安然 地死去 。

蛇，能预 报地震。1975年 2月 ，海城 发生七
点三 级 地 震。从 震前两个月 开始 ，就有数 百 条 冬
眠的 蛇 出 洞 ，当 时寒风刺 骨，蛰 居的蛇一个劲 地
往外 窜.有的甚 至前半身 已冻僵于冰天雪地上 ，
后半 身 还 在继续 往洞外运动着 。

老山 战 区的 地雷，估计 达60万颗 以 上 ，如从
山上 推一块石 头下去，就会 响起一连串 地雷 爆炸
声。蛇 每 天在雷区爬行，能灵巧地绕 开地雷 ，从
来没有 见过 一 条蛇 被地雷炸死 。

北京动 物 园 里饲 养着 眼镜王蛇 ，开始 喂它 鸟、
老鼠 、青 蛙 ，它 都 不吃 ，它 只 爱吃 自 己的 同 类——
蛇，而且专 吃肥的。眼镜 王蛇对赤 链蛇 正眼也不
看，因 为 赤链蛇是吃青蛙的 ，肉 里常有一股腥味 。
兔子是 响尾 蛇 的美味佳肴 ，在缺少 兔子 时，饲 养
员拿 老 鼠蘸 了 兔子尿喂它 ，那家 伙吃得也挺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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台湾 的 “蜜 月 列 车”
羽佳

台湾 铁 路管理局 以 阿 里山 风景 区 为 旅 游 资
源，举办了 专 为 伉俪服 务的 “蜜月 列 车”的 活 动

“ 蜜月 ”在这辆专 列上 有与 众不 同 的 内 涵 ，
凡登 车 赴阿 里 山一 游的 已婚 夫妇，皆为 欢度 “蜜
月”。它 以 其 独特 的 “优惠 政策”来吸 引众多 的
游客 。凡结 婚满五十 周 年的 金 婚者享 受票价五折
优待 ；二 卜五 至四十 九周 年的银婚者 给予六折 优
待；其 他 已 婚夫妇一律按 七折 优待 。旅途 中 ，还
为行 动不 便的 老人安排了 专 职导 游和保 健 的 医生

台湾铁 路 当 局本着 “薄利多 销 ”的原则 试办
了几 期，意 想不 到盛况空前，期 期客 满 。

苗女 知 心 话　鲁 冬 生摄

植树谚语

栽树莫 要 使春知 ，早春 植树 正 当 时。
大地绿 化春常在，改造 自 然 抗灾 害。
植树造林好处大，改变环境又绿 化。
齐心营造绿长 城，防风 固 沙 锁 黄龙。
槐栽骨朵 柳插棍，杨 条 入土就生根。
椿栽骨朵 枣 栽 牙，杨 柳插 在水凌茬 。
向阳 石 榴 红似火，背 阴 李子酸在 心。
南梅 北杏 梨东西，石 榴藏在枝 头 里 。
移栽注 意 原方 向 ，树木耐活 又肯长。
树木长成一大片，不 怕天旱 和地干。
三年护 林又管树，五年护 林树养人。
星火可烧 千 重 山 ，防 火能 保万林安。
养子 不管难 成人，栽树不护难成 林 。
三分造林七分管 ，只栽 不管 是光 板。
想栽好树先育 苗 ，要想过 河先搭桥。

（ 张 清海 搜 集 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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来到卢 沟桥，方 发 觉 ，那 呲牙 裂
嘴的石 狮子，已失 去了 往 日 的风采。
桥下的 永定河早 断了 流 ，河道 变成了
一片 白 晃 晃的 沙滩，使人兴 致全无。
谁能相信，这桥下 当 年还 曾 荡漾着 放
木排者 那粗犷 的 歌声 呢？今 日 的 “卢
沟晓月 ”，怕也是 稀 松平 常了 吧？用
今天的 眼光再看 “乾隆爷”题 在卢 沟
桥头的那首七律，总 觉得这位
风流天子有 些 自 作多 情 。

由于五十 多年前在这 里 爆
发了 抗 日 战争 ，所 以 卢 沟桥更
成了 重 要的 名 胜。来 这 里 观
光、游 览的 人 越 来 越 多，于
是，当 地人就把卢 沟 桥 当 成了

“ 宰老外”的好 地方。一些制
造得极平 常的 扇 子、小石 狮子
等，因为 有 了 “卢 沟 桥”的 字
样，顿 时就身 价倍增.当 年的
国耻，反倒 成了 他们用 来赚钱
的金 字招牌。我是 决不敢 往前
凑的 ，唯 恐那 些小玩艺儿的标
价吓着我.

下了 桥，我顺 着 公路，进了 那新
修的 “宛平县 城”。早就想写一写 当
年二十 九军 抗击 日 寇的作品 ，因此 ，
我极想找长者聊一聊。恰好路 旁有两
位正 在逗鸟的老人，我便凑上去，唱
了个 “肥 诺”。又敬上两 支烟 ，一位
老人就摇头晃 脑 地喷开了：“嗨 ！其
实呀，那 回打仗根 本不是 因为 什么 大
事，就 因为 日 本人跑了头 骡驹子，就
打了 起来，不值当 的！”

“ 日 本人进城后，杀 人了 吗？”
“ 杀了一个，”老人吸了 口 烟 ，

又朝笼 中 鸟打 了 个 呼 哨 ，接 着 说 。
“那天，正赶上×××出来挑水，碰

上几个 日 本兵，他一害 怕，赶紧 给
人家 立正敬礼，结 果让人家一枪给
撂倒 了。要是 鞠个躬 不 就 没 事 了
吗？

从头凉到脚，我愠怒地合上笔
记本，站 了起 来。我 终于 明 白 了 ：
桥头为 什么有那 么 多人把 国 耻当 成
商品 的标签，当 年 日 本 人 打 进 来

时为 什么有那 么多 人 当 了 汉
奸……

听说 当 年 以 身 殉 国 的爱 国
将领赵登 禹 将军 的 墓地就在这
里，可我打 听 了 许多 人，都说
不知 道。最后，一个 警 察对我
说：“你是 找 一 位 ‘国 民 党

’ 的墓吧 ？就在东 门 外 头。不
过，他叫 什么 名 字我可说不上
来。”我 苦笑 了一声，朝大枣
园方 向 走去，我 走到 墓地，望
着赵将 军 的墓碑，不禁肃然起
敬.在当 年的 北平保卫战 中 ，
赵将军 和佟麟 阁将 军 于一天 在

南宛 阵亡，成为 我 军 抗 战 爆发后阵
亡最早的高 级将领。当 时，日 寇的
飞机 炸翻 了 他的吉普车，他 几处 中
弹，血流如注。士兵要背 他进城，
他推开士兵，说道 ：“你 快进城 ，
见到 俺老 娘，你 对他老人家 说，自
古忠孝不能两 全，她儿 子 为 抗 战死
了，也算对得起 祖 宗 了……。”赵
将军用 实 际行动 ，实 现了 “卢 沟桥
即是二十 九军 的坟 墓”的 誓言。我
后退了几步，恭 恭敬敬地向 赵将军
的墓碑 鞠了 一躬 。

离开大枣 园 ，夜幕 已 经 降 临
了。我 重新步上了 卢 沟 桥，手抚栏
杆，闭 上了 眼睛，我真希 望能听到
赵将军 的 吼声，永定河的 水声，放
木排的歌声，万簌俱寂，四处一片
宁静 ，我仿佛 听到了 ，听到了……。


